
8 2026年4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顾芷蘅/版式:陈猛阅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的“地球

卫士奖”，旨在表彰那些在环境保护领

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2018

年起，浙江先后有 3 个案例获得此奖

项。作家王国平对这 3 个案例进行了

调研和采访，便有了这本《地球友好，

你在奔跑》。

作品以生动的文字讲述了 2018 年

获奖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2019 年获奖的“蚂蚁森林”项目和 2023

年获奖的“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

治理模式背后的故事。在获奖案例取

得的辉煌成绩之外，王国平还捕捉到了

它们之所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是因

为有众多热心生态保护的普通人参与

其中这一奥秘。

王国平让普通人成为书的主角，揭

示了这些环保案例是如何依靠广大群

众获得成功的。比如旨在改变农村人

居环境的“千万工程”，要让它真正落

实，关键在于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认同

与主动参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干江

镇上栈头村党支部原书记黄松土要修

路，遭到一些村民反对。他明白“地上

的路要畅通，心间的路也要畅通”，于是

他一家一户耐心做工作，修路时守在现

场，一有矛盾出现，第一时间出来“解

扣”。村民的心结解了，通往村里的水

泥路也修通了。又如海洋塑料废弃物

治理，关键是要让渔民改变传统的行

为习惯。因此“蓝色循环”项目的参与

者郭文标被选定为一个“小蓝之家”的

当家人后，就发动村里的阿公阿婆，邀

请他们成为“小蓝之家”的成员，在实

践中提升环保意识。像郭文标和阿公

阿婆这样的环保志愿者，已经累计收

集海洋垃圾约 9 万吨，这些垃圾都是这

些普通人一点一点捡拾出来的。“蚂蚁

森林”项目展现出数字时代群众参与

环保的新形态。王国平从中选取一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如参与者许明

媚为了在云端种一棵胡杨树坚持每天

步 行 。 年 轻 人 将 环 保 变 成 一 种 可 以

“打卡”“比拼”“分享”的社交行为。这

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将年轻人的价值观

念与生活情趣融为一体，让保护地球

成为举手之劳。

王国平不仅从这些环保案例里看

到普通人发挥的作用，还看到普通人的

不普通，即他们的言行里有着鲜明的生

态意识。作者不仅记录了“千万工程”

在恢复绿水青山原貌上发挥的巨大作

用，还特别强调生态意识是如何在工程

实施中逐渐深入人心的。比如当村民

意识到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性，意识到

“要想富，美要足”“要想美，治垃圾”后，

随之而来的“垃圾革命”便席卷村里的

角角落落，“厕所革命”“污水革命”也紧

跟而上。若要问他们保持“美丽”的方

式 ，回 答 则 是“ 低 碳 ，循 环 ，绿 色 ，智

能”。王国平既写出这些环保项目广泛

的群众基础，也写出了其中坚实的思想

基础。

《地球友好，你在奔跑》告诉读者，

那些在田间劳作、在海上奔波、在工作

岗位上耕耘的普通人，一旦与一个明确

的生态目标联系起来，就可能成为真正

的“地球卫士”。王国平在采访中一定

是被这些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地球卫

士”所感染，因此他的书名同样充满活

力——“你在奔跑”，仿佛与一个又一个

的“你”在打招呼。想必我们都能听到

作者的热情招呼，那就让我们一起参与

到这场生态环保的奔跑中吧！

贺绍俊

《地球友好，你在奔跑》：

聚焦环保事业中那些普通人

《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

回望一代文豪文化生命的起点

《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

一部致敬台湾人民
抗日斗争的力作

2025 年是台湾光复 80 周年，

张海鹏先生主编的《日据时期台

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一书出版，

以 65 万字的篇幅，向为抗日保台

和台湾回归祖国而牺牲的先烈，

向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中国人

深深致敬。全书通过文献梳理

与史学分析，还原 1895 年至 1945

年间台湾人民持续反抗日本殖

民 统 治 的 大 量 史 实 ，鲜 明 驳 斥

“台独”分裂势力肆意歪曲、否认

台湾光复历史的谬论。

1895 年 4 月《马关条约》签订

后，台湾及澎湖列岛被迫割让给

日本，全体中国人民为之同悲。

自从日军入侵开始，台湾人民就

没有停止过抗争。当年，以丘逢

甲为代表的台湾绅民与刘永福

率领的“黑旗军”密切配合，开启

了 可 歌 可 泣 的 抗 日 保 台 篇 章 。

此后，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当局

严密的军政和警察制度统治下，

接 续 发 起 了 1907 年 北 埔 起 义 、

1912 年林圯埔起义、1913 年苗栗

事件、1914 年六甲事件、1915 年

噍吧哖事件，以及 1930 年台湾少

数民族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起

义等武装抗日斗争。据台湾革

命同盟会不完全统计，共有 65 万

台湾同胞在长期武装抗日斗争

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中华民

族抵抗外来侵略史上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记。

噍吧哖事件后，台湾人民虽

然改变了抗日手段，却始终没有

改变誓不臣倭的态度。要求撤

废“六三法”，台湾文化协会、台

湾民众党的活动，台湾共产党与

农工运动……非武装抗日斗争层

出不穷，显示出台湾人民摆脱日

本殖民统治的持久努力。连横、

赖和、张我军、杨逵等台湾文化

战线上的抗日斗士，抱定以文保

国、以史保种的决心，在日本帝

国主义高压下，发愤作文著书，

向世人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

省，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台湾同胞是中国大家庭中的

一分子。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

战 争 后 ，殖 民 当 局 在 台 湾 开 展

“皇民化”运动，妄图将台湾人民

改造为“真正的日本人”。但即

便在“皇民化”运动的顶峰，强烈

的民族认同以及祖国观念，也使

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

同胞始终葆有中国必胜、日本必

败、台湾终将回归祖国的坚强信

念。许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台

湾同胞，仍在坚持反抗日本侵略

的正义斗争。日本政府机构保

存的档案显示，台湾民众饱含家

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反抗事件

持续发生。同时期，李友邦等台

湾同胞跨海来到祖国大陆，组织

了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

等团体积极抗战，与祖国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最终迎来抗战胜利

和台湾光复。

历史证明，台湾摆脱日本殖

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是全体

中国人民不懈抗争的结果。“台

湾 的 命 运 ，决 之 于 中 国 的 抗

战 ”。 全 国 人 民 艰 苦 卓 绝 的 奋

斗，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奠

定了台湾光复的政治基础，日本

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彻

底否定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

治。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

争的历史事实，跨越时空掷地有

声地昭示：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

的正道，“台湾独立”历史上不曾

发生过，今后也决不可能发生。

卢树鑫

四川省眉山市政协所著《吾

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下文简

称《吾家蜀江上》），是一部旨在

厘 清 苏 轼 文 化 生 命 起 点 的 作

品。它聚焦于苏轼生命中长达

33 年 、却 被 学 界 相 对 忽 视 的 眉

山 时 期 ，系 统 性 地 还 原 了 这 位

文 化 巨 擘 得 以 孕 育 、生 长 的 最

初土壤。全书以严谨的史学考

据为基石，探查苏轼家族脉络，

清晰地勾勒出苏轼受深厚家学

家风熏染的经历。该书将苏轼

的 个 体 成 长 ，置 于 北 宋 眉 山 这

一 特 定 的 宏 大 时 空 中 ，详 尽 考

察了促成眉山在两宋时期涌现

“八百进士”文化奇观的地域基

因 ，一 定 程 度 上 丰 富 了 对 苏 轼

前 半 生 生 平 经 历 的 研 究 ，完 成

了 一 次 对 苏 轼 文 化 基 因 的 测

序 ，让 我 们 了 解 到 苏 轼 取 得 的

成就并非无源之水，起点正始于

“吾家蜀江上”。

历史书写面临的一个巨大难

题是，如何在冰冷的史料与鲜活

的生命之间找到平衡点，《吾家

蜀 江 上》给 出 了 独 具 匠 心 的 回

答。著者通过虚构与非虚构的

有机融合，让历史人物从故纸堆

中走出，重新获得血肉与温度。

该书在坚实的历史骨架上，恰到

好处地添加了文学的血肉。书

中 对 蜀 江 风 物 的 描 绘 ，对 苏 轼

少 年 生 活 的 想 象 ，对 苏 家 日 常

场 景 的 再 现 ，无 不 鲜 活 饱 满 。

这些内容的填充不是无根的虚

构 ，而 是 基 于 对 历 史 情 境 的 深

刻 理 解 ，对 人 物 性 格 的 精 准 把

握 。 这 部 作 品 最 打 动 人 心 之

处 ，或 许 不 在 于 它 告 诉 我 们 多

少 未 知 的 史 实 ，而 在 于 它 如 何

以 诗 意 的 语 言 和 文 学 性 的 表

达 ，将 史 实 转 化 为 生 动 的 历 史

叙事。透过文字即可看见那个

站 在 蜀 江 畔 的 青 年 苏 轼 ，感 受

他对故乡山水的深情。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由多位

作者合作完成，但读来却“斧凿

无痕，浑然一体”。这种统一性

不仅来自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

更来自共享的文学审美与诗性

追求。各位作者在保持个人风

格的同时，共同营造了一种深情

而不滥情、典雅而不晦涩的语言

氛围。无论是描述苏轼家族的

迁徙历史，还是再现眉山的市井

生活，文字始终保持着文学的品

质与诗性的光泽。

苏轼从眉山汲取了最初的文

化养分，而他的不朽成就又反过

来 定 义 了 眉 山 的 文 化 品 格 ，使

“东坡故里”从地理坐标升华为

文化符号。这种双向塑造关系，

让眉山在千年后依然能与这位

文 化 巨 子 展 开 跨 越 时 空 的 对

话 ，让 地 方 文 化 资 源转化为持

续的文化创造力。《吾家蜀江上》

本身也是当代眉山文化建设的

有机组成部分，是眉山对自身文

化 资 源 的 重 新 发 掘 与 激 活 ，是

“东坡故里”这一文化 IP 的构建

与深化。

在全球化对地方文化冲击日

益明显的今天，如何保持文化的

多样性与地方特色成为重要课

题。《吾家蜀江上》尝试了一条可

能路径，即通过深入挖掘地方文

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意

义的文化符号。这种将学术研

究、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化建设相

结合的实践，体现出人文研究的

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吾家蜀江上》通过虚构与

非虚构的融合、诗性叙事的彰显

以及地方路径的探索，对历史书

写作出了有益尝试。在这种尝

试中，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过去，

而是可以与当下对话的活的传

统 ；文 化 巨 子 不 再 是 遥 远 的 符

号，而是有根有底、可亲可感的

生命个体；地方不再是边缘的存

在，而是文化创造的重要源泉。

真正的历史研究不仅回顾过去，

更面向未来。《吾家蜀江上》为我

们展示了历史书写新的可能性。

苏轼有金句：“此心安处是

吾乡。”读罢全书我们更加理解，

苏轼的“心安”能力，正是源于他

在眉山蜀江畔打下的深厚文化

根基以及获得的精神内蕴。而

这本书本身，也成为连接历史与

当代、故乡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让苏轼的文化精神得以在今天

产生经久的回响。

刘小波

书
评

《青白石阶》：

在轮椅上，走向文学的最深处
如果生来即双腿不能走路，

意味着无法正常上学、工作、交

朋友……这正是笔名“柳客行”

的马骏的真实处境。因为身体

残疾，他深陷孤独之中。如果孤

独是困境，他要如何解困？散文

集《青白石阶》给予读者最深刻

的启发，莫过于在讲述自我处境

的同时，提供了一条脱困之道。

马骏是个残疾人。对他来

讲，因身体残疾带来的最大“残

疾”，莫过于人在人群之外。那

么，这个残疾人如何在身体残疾

的情况下，让自己内心不“残疾”

呢？

他从书籍、从文学中获取斗

志。在《价值》中，他写道：“幸

运的是，我读了点儿书，虽然考

上大学，但腿脚没有力气，站也

站不起来，生活无法自理的我也

就没法去远方读大学，但毕竟是

读过几天书的，也有幸接触了文

学。这条小径上认识的第一个

人便是史铁生，初读史铁生先生

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先生在地

坛的生活模样让我很是向往，向

往那份勇敢。”人与书籍、作家的

相遇是缘分，是注定。这是马骏

无与伦比的幸运，若没有遇见史

铁生，他的生活定然是另一种情

形。读余秋雨《文化苦旅》，让他

意识到：“活着并且思考就是价

值。”既然双脚不能行走，就让思

想翱翔于黄土高原上，穿梭于人

类文明史的古与今。

他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

所感中汲取力量。即将被拆掉

的房子楼顶的绿树，对马骏来讲

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此刻只

是 想 多 看 它 几 眼 ，记 住 它 的 模

样，记住它纯天然的绿，记住它

油亮油亮的绿皮肤，记住它迎风

而动的姿态。”

无处不在的阳光对很多人

来讲，是不以为珍贵的。对马骏

来讲，则不是这样 。“ 阳 光 布 满

大 地 那 一 刻 ，我 便 时 刻 清 楚 自

己 的 模 样 ，既 然 外 表 已 经 无 法

挽 救 ，但 心 灵 的 寄 托 不 一 定 要

用 外 表 来 承 托 。 我 该 怎 么 做 ，

我 该 做 什 么 ，光 总 会 穿 过 躯 体

直 射 内 心 告 诉 我 答 案 ，这 也 是

我期盼光芒的一个理由吧。在

光亮下我写该写的，想该想的，

说该说的。”渴望阳光，是马骏

内心世界的显著特征。对他来

讲，阳光不仅是现实的，更是精

神层面的召唤，它让他坚信，不

管 现 实 多 么 凄 凉 ，光 与 热 从 未

完全消失。

散文集《青白石阶》展示的

正是马骏的“逆袭”之路与成长

之径。此二者没有哪一个更重

要的说法，也无须区分到来的先

后，日常所见与阅读所得，或各

行其道或互相交叉，为马骏内心

提供必要的营养。

这个考上大学却无法读大

学的“九五”后，是身体上的弱

者，却是精神上的强者。如果说

身体的折磨是马骏早已习惯了

的。那么内心的折磨与煎熬，才

是最痛苦的，也是马骏在这部散

文集中着墨最多的。这样的文

字，注定走向倾诉，写作如同对

好友的倾诉，毫无保留、无需掩

盖。笔下所写即心中所想。这

是马骏对读者的赤诚，也是他对

文学的赤诚。

这是困境之书，也是反抗之

书 。 对 马 骏 来 讲 ，荣 膺“ 骏 马

奖 ”这 样 的 国 家 级 文 学 大 奖 固

然 是 对 他 意 志 力 的 极 大 褒 奖 ，

可是，只需往前追溯，在马骏提

笔 写 作 的 最 初 时 刻 ，反 抗 的 姿

态已然形成。

在《坦然》中，他写道：“我笑

世 俗 是 枷 锁 ，却 无 法 困 束 我 的

心；我笑目光似尖刀，却无法刺

穿我的脾脏；我笑批判如恶魔，

却难抓住我的魂。”这是他的宣

言，不为说给别人听，只为说给

自己听。

品读此书，视角的选择比收

获的启悟重要得多。视角决定

立场，不是站在能够行走之人的

高度俯视他，而是要怀抱一份肃

然起敬之心，审视马骏在生活中

的 挣 扎 与 抗 争 ，敬 畏 苦 难 与 无

常，敬畏人性原生的能量。坐在

轮椅上，不沉沦于自暴自弃、怨

天尤人，且能提起笔来书写内心

的焦虑、暴躁、不甘，并最终收获

感恩、快乐、幸福，这是多数人做

不到的。

张家鸿

带着“行囊”，寻回心灵的故乡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图

“行囊”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洪迈

《夷坚志补》，后被定义为“装钱与行李

的袋子”。在钱有了专门的钱包之后，

“行囊”就特指衣服与日常生活用品的

包裹或箱子了。提到“行囊”，就会想到

出门远行、风尘仆仆，想到旅途漫漫、四

海为家。它不但是一个词语，更是一段

悠久记忆的载体，一个旅行方式与文化

概念的缩影。

苏虹的随笔集《逆风的行囊》，书

名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行囊”作为

其 中 之 一 ，具 有 典 型 的 标 签 作 用 ，读

者很容易判断出图书的内容构成，自

动与“远方、童年、乡村、背井离乡、理

想”等词建立关联。对于二十岁上下

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然明白这个词

的含义，但恐怕已难以唤起那么多丰

富的联想，因为他们的“行囊”已经简

化为一部智能手机，一机在手，就能展

开他们的“特种兵旅行”。

另一个关键词“逆风”，最早出现于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意

指反风向、迎风或顶风。“逆风”与“行

囊”组合，由此便有了画面感：一名旅人

背负行囊迎风行走的形象自然而然地

诞生。对此画面，读者应不陌生，鲁迅

从绍兴出发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沈

从文从湘西一路行至常德、北平，萧红

与萧军从哈尔滨再到上海，均吻合“逆

风的行囊”的描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是，行囊中最不能少的是书。

苏虹自己对于“逆风”的定义是，

“既指向地理上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凝

视，也隐喻对历史的回溯与对现实的反

思”。苏虹对“逆风”的诠释，体现了一

名当代作家的视角。民国时期及更早

现代作家的“逆风行走”，多蕴含一份

挥之不去的凝重与忧虑，而当代作家

的“逆风概念”，已经有了一份自信与

淡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更为稳固的

精 神 根 基 ，形 成 了 稳 定 的 核 心 能 量

场。《逆风的行囊》一书中，《魂梦故里》

这一辑写到的童年生活与乡村记忆，

为作者提供了一个永远可以回望与回

归的故乡和精神原乡；《山河刻度》这

一辑中刻画的山水与星空、花朵与瀑

布等，让作者拥有了澎湃的胸怀；《欧

洲掠影》这一辑描述的克莱蒙费朗的

慢生活、厚重的阿维尼翁古城等，展现

了作者开阔的外向观察视野；《砚边感

怀》这一辑中提及的阅读与写作经历，

则是对中国传统书房文化的继承；《生

活趣章》这一辑描摹的田园拾趣与市井

烟火，兼顾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需求，

正是一代人向往的普通日子。

这种对“普通日子”价值的重新发

现 ，在 当 下 尤 为 珍 贵 ，恰 如 刘 震 云 所

说，“最好的日子就是普通的日子”。

但“普通的日子”并不能当成“简单的

日子”来对待，如网友所形容的那样，

“我的肉体，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养

活；而我的灵魂，需要山川、河流、自

由 ，才 能 慰 藉 ”。 苏 虹 的《逆 风 的 行

囊》，十分妥帖地解释了这句话为什么

会在网络上流行起来，这本书拥有许

多能够慰藉心灵的元素，除了山川、河

流、自由之外，还有小路、喜鹊、鸽哨、

钟声、白玉兰、古琴等等貌似渺小、实

则 宏 大 的 事 物 。 能 把 普 通 的 日 子 过

好，其实容易，也不容易。容易的原因

是，一个人有了境界与格局，日子便会

服帖、温顺起来；不容易的缘由是，错

将“普通”等同于俗气与庸常，从而丧

失了发现和安享“普通日子”内在光芒

的能力。

《逆风的行囊》是一次暗藏光环的

写作。它借着行走来审视停顿，通过出

发来实现到达；它以轻盈来诠释重量，

以缓慢来抵抗迅速；它在给予中收获，

在接纳中馈赠……如作者在后记中所

说的那样，“人生最远的旅行，并非抵达

某个地理的终点，而是历经跋涉之后，

最终走回自己内心深处的那段归途”。

这样的观点，曾被以及正在被无数人实

践着，《逆风的行囊》提供了一幅实践的

路线图，循此路径，或可助读者更易叩

问内心，寻回心灵的故乡。


